二胡制作名师-吕伟康


艺术简历 : 
     吕伟康是苏州制作乐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二胡和其它乐器的制作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为苏州的民乐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为苏州二胡制作培育一批优秀的制作人才。 
指头在弦上划过人生   
文章来源：《发现》苏州版  

    谈起二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是阿炳。靠着两根丝弦一张弓，他将自己经历的无数劫难诸多坎坷，在无光的世界里，静静地谱成一首《二泉映月》，音调空灵而哀伤，如泣如诉，从此孤篇横绝，也让全世界认识了二胡这种民族乐器。  
而传承了二胡制作工艺的艺人，就是人称“二胡王”的吕伟康老先生。不仅如此，他还是二胡改革的首功之臣，扁胡、拉阮的创始人。  
    吕伟康的父亲是位普通的乐器工人。15岁时父亲病故，他便到上海俞振兴乐器店当学徒学手艺，从小因为家境贫苦，他刻苦学艺，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常人要学六年的手艺。19岁，他重又回到了故乡苏州，开了一间名叫“中国乐器社”的小作坊，吕伟康为了生计，勤学、勤做各种民族、西洋乐器，练就了一身精湛的制作手艺，当时他已被人誉为乐器行里的“小辈英雄”，这为解放后，改良二胡、挖掘民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4年，吕伟康发起组织乐器合作社（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前身），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由于解放之后，中央广播文工团要组建民族交响乐队，而民族乐器不配套是致命伤。于是改良和挖掘民族乐器工作落到了音乐工作者和民乐制作者的身上。  
    吕伟康首先想到了二胡。由于解放前二胡琴筒是竹筒，制作工艺简单，被称为“讨饭二胡”，音量不大，音色不佳，音域也不够宽，吕伟康在实践中摸索，使二胡制作工艺水平逐步提高。1961年，全国首届二胡评比，吕伟康的两把二胡分别荣获了新、旧皮两个全国第一名，震动了京沪的民乐界。苏州市工艺美术局局长拍着吕伟康的肩膀说：“吕师傅，得第一名难，保第一名更难啊！”吕伟康感到了肩上分量。由于二胡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并无资料可考，他想到的办法是结合演奏家的意见——一位优秀的演奏家对乐器的要求必然更高。为了便于更好的把握音色，吕伟康甚至在40多岁的时候自己去学拉二胡。然后他对二胡的每个构件逐步研究、分析、试验和改进，使每把琴的外观、音质、音量、音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一把成功的二胡在于音准和音色，而由于手工工艺的不稳定性，演奏家要挑选一件称心的工具，往往要筛选掉乐器匠师们几十甚至上百把成品，而吕伟康的二胡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经历了时光的梳洗，琴声甚至更出色。著名二胡演奏家陈耀星在给他的信中这样称赞他的二胡：“这把琴声音越拉越好，越拉越纯。这把琴三十年没有变化，有人说这是宝琴，我说这琴有魂——‘琴魂’！”  
    二胡由琴筒、琴皮、琴杆、琴头、琴轴、千斤、琴马、弓子和琴弦等部分组成，另外还有松香等附属物。看似简单，却包含着非常科学的道理，包含着力学，声学，美学等基本原理，因此每一道制作工序极其严谨，任何疏忽都会导致二胡音质的粗糙低劣，这其中包括琴杆材料的选择，琴筒和琴皮的搭配，制作尺寸的准确，琴皮的处理工艺，琴弦的调整等等。  
    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鞔皮。吕伟康的高档二胡均为手工鞔皮，所选用的是大蟒尾部的蟒皮——活物才有灵性。蛇皮的花纹越大越好，花纹要“色亮”。这类蟒皮具有纤维结构紧，弹性好的特点。先把蟒皮剪成六角形，再在六条边上缝上六段小竹杆，然后把蟒皮浸水软化，用铲刀去除肉脂，铲一遍再让蟒皮吃水，无数次的这样反复，直到露出蟒皮中如布匹编织的网状纤维为止，此时把蟒皮套在专用的鞔皮架上，分别绞动绳子，使蟒皮的六条边均匀受力拉伸，使材质紧密的蟒皮得到充分的拉伸。蛇皮鞔得松紧程度完全是靠经验来完成的。而蛇皮的松紧又与琴的调门、音色有关。一般高调门的琴鞔得紧一些；低调门的琴鞔得松一些。总之，鞔的多了，也就驾轻就熟了。  
    琴筒是二胡的共鸣筒，吕伟康的二胡多用红木、紫檀这样的贵重木材制成，筒后口开有各种式样花孔的音窗。打磨后的二胡琴筒工艺精致，细腻，根本看不到木头拼接的微小痕迹，体现了二胡的器乐特点和紫檀制品的古朴，尊贵的特性。  
    吕伟康敢于向传统挑战，在扁胡和拉阮的研制开发中发挥了乐器制作上独有的天赋。他创造性的把蟒皮横过来鞔，这样振幅比较大，解决了二胡固有的音量小的问题。扁胡琴制成后，著名二胡演奏家陈耀星根据此琴的特性创作了一首独奏曲《水乡欢歌》；拉阮是在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阮是古代弹播乐器，把阮改成拉阮的设想是他与张子锐两人在1964年一起开发研制的。原先的民乐团低音区大都是用西洋乐器大提琴代替的。******总理十分反对民乐中夹杂着西洋乐器，看到弹拨乐器阮后问，能不能想办法把阮拉起来取代大提琴——恰好与吕伟康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已在着手研制拉阮。不久，拉阮被研制成功，从而填补了民乐拉弦乐器低音区的空白。  
    他亲手带出的五个徒弟，现在也都成了业界响当当的大师。他改良过的二胡在大江南北流行推广；他的扁胡琴成了著名演奏家的掌上明珠；他的拉阮和着《春江花月夜》的优美旋律走进了维也纳金色大厅；他在《中华乐器大典》中名列全国制作二胡的“五大名师”之一。  
    “……所以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怕失败。我一生只搞改革，搞了这么多年，失败的事情多得很！”如今吕老已经年过耄耋，纵然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也再没有那份力气去完成一件作品。他拿出自己唯一珍藏的自己亲手制作的一把二胡，闭着眼睛全神贯注地拉起了《二泉映月》。琴声悠悠，文革迫害，作品屡被盗窃，创作过程中曾经遭受的排挤……都在琴声中渐渐消弭了。也许没有什么演奏技巧，但历尽沧桑之后的从容和豁达，因为其大气和自然更加打动人。   

姑苏“二胡王” 吕伟康  
  
　　苏州的小巷是美的，美在它的丰富而深藏不露，美在它的灵秀而才俊辈出。苏州古城内吴趋坊五爱巷就是一条清幽、恬静的美丽小巷。在这条小巷深处，隐居着一位七旬老者，他是二胡改良的首功之臣，扁胡、拉阮的创始人，人称“二胡王”的二胡制作者吕伟康。  
                                    
　　吕伟康居住的老宅十分简朴。年已古稀的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岁月的风霜镌刻在他的脸上，六十多年的从艺生涯至今宝刀未老，仍不时在自己的家里制作他心爱的二胡。  
　　吕伟康生于1926年，父亲吕阿彩是个普通的乐器工人。因家境贫困，吕伟康只读了三年书。15岁时父亲病故，他被迫离开苏州去上海俞振兴乐器店里当学徒。自幼贫苦饱受饥寒的他深知今后要踏上社会谋生，也看到手艺差的老师傅被歇业，因此专心致志，刻苦学艺，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常人要学六年的手艺。19岁回到了故乡苏州，他开了一爿名叫“中国乐器社”的小作坊，在当时他已被人誉为乐器行里的“小辈英雄”。解放前，吕伟康为了生计，勤学、勤做各种民族、西洋乐器，练就了一身精湛的乐器制作手艺，这为解放后，改良二胡、挖掘民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岁月如歌。1949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吕伟康也沉浸在欢乐幸福之中。1954年，提倡合作化，吕伟康听党的话积极响应走集体化道路，发起组织乐器合作社（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前身）。进入合作社后，吕伟康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这时的吕伟康心中充满着美好的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技术最难的活，他主动顶上去做，加班加点也毫无怨言。  
　　民族乐器是我国的瑰宝，建国初期，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拟想组建民乐交响乐队，然而过去的民族乐器致命伤就是不配套。改良和挖掘民族乐器工作落到了音乐工作者和民乐制作者的身上。此时的吕伟康也在二胡的改良上默默地下功夫。  
　　解放前的二胡制作十分简单，下面一个竹筒，上面一根琴杆。两根丝弦一张弓，音量不大，音色不佳。为此，吕伟康与演奏家结合，听取演奏家的意见，不断探索实践，使二胡制作水平逐步提高。吕伟康至今难忘1961年，在全国首届二胡评比中，经过幕后拉、幕前严格打分，吕伟康带领制作的两把二胡分别荣获了新、旧皮两个全国第一名，震动了京沪的民乐界。后来苏州市工艺美术局举办庆功会，局长拍着吕伟康的肩膀说：“吕师傅，得第一名难，保第一名更难啊！”吕伟康此时感到了肩上分量，全身充满了活力。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探索二胡制作，不断提高二胡外观与内在的质量，通过对二胡的每个构件逐步研究、分析、试验和改进，以及对蟒皮的独到工艺独步处理，使琴的外观更完善，音量更洪亮，音色更优美。　除了二胡的改革，吕伟康在扁胡和拉阮的研制开发中发挥了乐器制作上独有的天赋。拉阮是在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他的研制填补了民乐拉弦乐器低音区的空白。把阮改成拉阮的设想是他与张子锐两人在1964年一起开发研制的。原先的民乐团低音区大都是用西洋乐器大提琴代替的。有一次，前线歌剧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总理十分反对民乐中夹杂着西洋乐器，看到弹拨乐器阮后问，能不能想办法把阮拉起来取代大提琴。为此，前线歌剧团副团长专程赶到苏州，他欣喜地看到吕伟康已在着手研制拉阮。不久，拉阮被研制成功，从而使民族乐器大家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可惜的是只生产了少量产品，不久，因“文革”开始而从此中断开发和生产。  
                                      
　　“文革”中，吕伟康成了“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他仍放不下他的乐器创新工作。不让做事怎么办？吕伟康有个习惯，乐器改革中无论失败还是成功他都做记录。这时的吕伟康拿了他的记录到厂里去翻生产纪录，一翻翻到1958年，那时搞三胡试验，三胡做成扁筒子的，通过使用发现声音大音色不美，那时没继续搞就放下了。这时，他左思右想，画了一张又一张扁胡图纸，并破天荒地把蟒皮横过来鞔。使二胡的音色、音量这对矛盾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扁胡琴制成后，著名二胡演奏家陈耀星获悉后，专程赶来苏州购买扁胡琴，并根据此琴的特性创作了一首独奏曲《水乡欢歌》，在江苏省电台播放后，打破了“文革”中民乐声在电台基本绝响的局面，轰动了全国。之后陈耀星运用扁琴创新了十多种二胡演奏技法，并创作了《万马奔腾》等十多首二胡独奏曲。  
　　从实践中走出来的吕伟康，到了七八十年代，他的弦乐制作技艺和理论水平达到了巅峰。1972年，吕伟康赴北京参加了轻工部的全国乐器调研工作，并对部分拉弦民乐的部标审定工作做出了贡献。然而，成绩的取得并没有给吕伟康带来更多的荣誉，更有甚者，他的发明创造屡次被盗窃，对他的打击很大。随着岁月的流逝，吕伟康如今也已把这种事情看得很淡很淡了。  
　　如今，颐养天年的吕老手还是闲不住，只要一有空，他就坐下做他心爱的二胡。很多二胡演奏者纷纷慕名而来，以求得一把吕伟康制作的二胡为幸。  
　　往事悠悠，深深的小巷埋藏着二胡发展的春秋，铭记着吕老对中国民族乐器作出的贡献。如今，吕伟康改良的二胡已在大江南北流行推广；他的扁胡琴成了著名演奏家的掌上明珠；他的拉阮和着《春江花月夜》的优美旋律走进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平凡而朴素的吕伟康老人现在心中藏着一个希望，他希望苏州民族乐器紧跟时代步伐，希望从事乐器生产者，多放一些心思，不断提高乐器质量。   


